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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浒》 的 金 银 描 写

汪 远 平

金银是美丽动人的
。

她有具体可感的光芒形象
,

有美学属性
,

她还能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相应的化身
。

这正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所说
: “

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
、

即没有也可 以过得去

的东西
,

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
、

装饰
、

华丽
、

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
,

总之
,

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
。

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
,

银反射 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
,

金则专门反射 出最强的色彩红色
。

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

感 中最大众化的形式
。 ”

金银自从来到世间
,

既给社会生活增添了色彩
,

又同时开始 了以夺取金银为目的的长期

不休的纷争
。

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文学
,

自然会把金银引入作品里来
,

也确是诞生了许多着

力描绘金银的传世佳作
,

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尼
·

葛朗台》 ,

施耐庵的《水浒》等等
。

《水浒》反映北京社会生活
,

其时 已开始出现所谓
“

交子铺
” ,

发行褚币— 交子
,

这便是

世界最早的纸币
。

同时也铸造铜钱
,

宋徽宗就曾用他独创的瘦金体写
“

崇宁通宝
” 、 “

大观通

宝
”

等铸制铜钱
。

《水浒》中便有诸如
“

拿 了些铜钱
” 、 “

取一串铜钱来布施他
” 、 “

官司出三千贯

信赏钱
”

之类说法
。

可以讲
,

作为货币的纸钱
、

铜钱和金银
,

是并行流通的
。

但是
,

或许由

于金银具有得天独厚的美学属性
,

更有助于作家飞腾艺术的想象
,

所以作品里根本没有提到

纸币
,

也只是少量说到铜钱
,

却有一
、

二百处写到金银
。

现实生活中金银那诸多作用在书中

都有生动反映
,

且得到了艺术的升华
。

那凝住作者聪明才智的金银描写
,

照亮了社会生活一

角
,

反射出人物个性色彩
。

让我们循着作家铺着的金光银光的路
,

步入《水浒》艺术的金银世

界去做一番寻幽探宝
。

拜金主义的生动画像

《水浒》里的金银描写
,

象一根根灵敏 的神经
,

通向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

通向作品里男男女女的身上
。

几乎无一例外
,

所有人物身上都折射出金银之光
。

首先
, 《水浒》绘出了一幅拜金主义者的群丑图

。

这群丑便是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及其

爪牙
。

他们表现出掠夺金银的极端卑劣贪婪性
。

那处在封建权势中枢地位的显贵
,

无一不是

嗜钱成性的贪官
,

以帮人
“

使钱
”

出身
、

靠踢毯发迹的高依
,

便是个
“

以权谋取金银
”

的典型
,

他在定夺征进人马时
,

竟
“

无银两使用者
,

都充头哨出阵交锋
; 有银两者

,

留在中军
,

虚功

滥报
。

似此奸弊
,

非止一端
” 。

因而将士便争相贿赂
,

弄得权柄上手
,

便
“

克制军粮
,

杀 良冒

功
” ,

一片昏庸腐败
。

如此贪婪本性
,

连当时的辽国皿相也看得清清楚楚
: “

目今中国 蔡 京
、

童贯
、

高侬
、

杨俄四个贼臣专权
,

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
。

可把金帛贿赂
,

与此四人
,

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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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和
,

必降诏赦
,

收兵罢战
。 ”

高依等接受贿赂后
,

便不惜出卖宋朝
,

暗通辽国
。

正是
“

上行

下效
” ,

各地贪官则是
“

文官要钱
,

武将怕死
” 、 “

谗按专权
,

非亲不用
,

非财不取
” 。

那大名

府留守梁中书搜刮民脂民膏
,

连续二年
“

收买十万贯金珠
、

宝贝
、

玩器等物
,

送上东京
,

与他

丈人蔡太师生辰
” ;
张都监接受别人贿赂

,

栽赃陷害武松
,

又以
“

金帛
”

去贿赂知府
,

欲置武

松于死地
;
就连那小小的阳谷县知县

,

在短短任期内
,

便
“

赚得好些金银
” ,

且要送上东京去
“

谋个升转
” 。

就是那个大骂高依
“

谗按
” ,

被梁 山好汉赞为
“

好心人
”

的宿太尉
,

也是一个拜金

主义的贪官
,

他先后四次接受宋江等人的贿赂
,

收了
“

一盘金银
” 、 “

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
”

等

礼品
。

还有那个武松为之大打出手的施恩父子
,

本也是唯金银是图的货色
,

为了每月有
“

三

二百两银子寻觅
” ,

甚至不惜利用
“

八九十个拚命囚徒
”

去开赌坊
。

如此等等
,

正所谓
“

赃吏纷

纷据要津
,

公然 白日受黄金
” ,

这群大大小小的拜金主义者还构织了严密的掠夺网
,

上有皇帝

和以高依为首的
“

四贼
” ,

组成 了最高的统治集团
, 一

下有各地的贪官污吏
、

土豪恶霸以及见钱

眼开的差拨吏役之类
。

在官场里还建立了根深蒂固的裙带关系
:

梁 中书是蔡京的女婿
,

青州

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
,

江州知府蔡德章是蔡京儿子
,

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

太尉叔伯兄弟
,

等等
。

这就是说
,

大小统治者及其爪牙
,

上下 串联一气
,

形成了一个掠夺金银

财富的罗网
。

这也是《水浒》所描绘的拜金主义群丑图的一个重要特点
。

《水浒》还多色调
、

多侧面地展现了
“

有钱能使鬼推磨
”

的社会现实
。
《共产党宣言》在揭露

资本主义丑恶时
,

说到
: “

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

除了冷酷无情的
`

现金交易
’ ,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 ”

在《水浒 》所反映的封建社会生活中
,

我们同样看到了一幕幕触

目惊心的散发着浓烈铜臭味的丑剧
。

什么亲属关系
,

什么王法律令
,

什么伦理道德
,

在闪光

的金银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
。

那缉捕使臣何涛
,

平 日对兄弟何清毫无情义
,

到了需要兄弟为

生辰纲案提供线索时
,

才临时去叙
“

兄弟情
” 。

可是
,

何清在大兄困窘时摆了架子
,

且予以挖

苦讥讽
。

最后
,

当何涛
“

慌忙取一个十两银子
,

放在桌上
”

时
,

那何清才论价出卖情报
。

请

看
,

几十年的
“

兄弟情
”

在闪闪发光的一锭银子面前
,

显得何等暗淡失色
。

我们还触 目可见
,

金银可以买来人情
,

可以打通关系
,

可以抹掉王法
。

柴进摆出十两银子
,

立即使公差为
“

犯

人
”

开枷 ; 宋江
“

取二十两花银
”

送与都头
,

即可避免一场劫难
。

金钱
,

既能使人谋财害命
,

又能使人自取绝路
。

恶差董超
、

薛霸见到陆谦取出十两贿银
,

即刻答应谋害林冲性命
。

在李

固
“

两个大银
”

和
“

五十两蒜条金
”

贿赂下
,

他们又一次举起罪恶的棍棒
,

欲害卢俊义
。 “

恶有恶

报
” ,

他们终于葬身在燕青的箭下
。

就这样
,

董超
、

薛霸 以贪婪金银为罪恶生涯的发端
,

又

以积聚金银为生命的终止
。

金银
,

使他们走上邪路
,

又腐蚀了他们的灵魂
,

吞噬了他们的肉

体
。

这既是对拜金主义深刻的揭露
,

又是辛辣的嘲讽
。

在这种
“

金钱通神
”

的封建社会里
,

还应运滋生诸多病态而丑陋的怪现象
。

所谓
“

打通关

节
”

即是一种
,

套用现代语汇
,

也即是
“

走后门
”

的意思
。

这种风气
,

弥漫着整个社会
,

就象

一种瘟病在蔓延传布着
,

这反映了拜金主义的毒害性和污染性
。

比方说
,

身为小吏的宋江
,

“

犯法
”

并不感到可怕
,

因为他说
“

县里府上都有相识
” 。

相识者
,

走后门之引路者也
。

连那辽

国垂相为贿赂高依等人
,

也懂得派众人
“

先寻门路
” 。

梁山一伙
,

最终被招安
,

自有复杂原

因
,

但与宋江的善于钻营
,

精于疏通人事关系
,

也是息息相关的
。

如走皇帝宠妓 李 师 师 的
“

后门
” ,

按作 品说法是
“

就行钻刺关节
” 、 “

枕头上关节最快
” 。

为此
,

宋江
、

燕青等人四次以

金银
、

金珠细软之物去打动
、

收买李师师和虔婆的心
,

终于使燕青得以向李师师诉说招安衷

情
,

并通过李师师
“

枕 头关节
”

得以面见徽宗
。

至于打通宿太尉关节
,

那更是靠着一盘盘
“

金

银
”

的魔力了
。

就是那贿银也有形形色色的名称
,

有所谓
“

都头见钱便好
,

无钱恶眼相看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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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钱名好看
,

只钱无法无官
”

的
“

好看钱
” ,

有见面先送礼的
“

常例钱
” ,

有疏通关系
,

求取人

情的
“

人事银两
”

等等
。

这说明在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里
,

都涣散出令人呕心的铜 臭味
,

都有

拜金主义者的丑恶表演
。

梁山好汉的
“

金银观
”

在弥漫着拜金主义空气的社会里
,

梁山好汉是否也是金银拜物教的信徒? 他们又是怎样

的一种
“

金银观
”
?

我们知道
,

宋代商品经济 已有极大发展
,

单是海外贸易就十分发达
,

成了政府的一大财

源
,

中国钱币也大量流出海外
,

日本全国有二十八处曾出土了中国铜钱
,

总计达十五万枚
。

宋代商品经济和贸易兴旺景象由此窥见一斑
。

与此同时
,

城镇获得了迅速发展
,

商人和市民

阶层空前壮大
。

当时东京就有百多万人口
,

乃是世界最大城市
。

因此
,

市民的追求金钱和商

人的唯利是图
,

自然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

并必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色人物的头脑

里
。

多数梁山好汉本来就活动在城镇舞 台上
,

即使落草于各个山头
,

他们也是多以过往商贾

和村镇富豪为劫取金银财富的主要对象
。

况且
,

在商品流通的阶级社会里
,

金银既是一般商

品的等价物
,

又是财富的化身
。

梁山好汉要生存
,

就离不开商品
,

也可 以说离不开金银
。

因

此
,

他们虽然是英雄
,

但也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拜金主义的影响
。

我们只能讲
:

梁 山好汉既不

是黄金拜物教信徒
,

但也决不是
“

厌
”

金主义者
。

他们只能慷慨解囊
、 “

挥
”

金如土
,

但决不可

能厌弃金银
、 “

视
”

金如土
。

第一
,

梁山好汉的至高理想是裹着金银圈的
。

一百单八将落草山林的原因及逼上梁山的

道路
,

虽然不尽相同
,

但是他们所向往的
“

大秤分金银
”

的至高理想
,

却几乎是一样的
。

梁山

第一代头领王伦就用
“

大秤分金银
,

大碗吃酒肉
”

的话来动员杨志落草
。

晃盖
、

吴用等人是抱

着
“

献金银
” “

入股
”

的思想走上梁山的
,

诚如吴用所说
; “

我等有的是金银
,

送献些与他
,

便入

伙了
” 。

晃盖当土第二代梁山头领后
,

颇为满足于
“

论称分金银
,

异样穿绸锦
”

的快活生活
。

到了宋江时代
,

那金银简直成了一根变化多端
、

威力无穷的
“

魔棍
” 。

“

智取生辰纲
”

虽是建树梁山大厦的一块奠基石
,

带有反封建统治的政治色彩
,

但也包含

着劫取者追求金银的些微因素
。

十万贯金银到手后
,

白胜分得
“

一包金银
” ,

刀g三阮兄弟也
“

已得了财
” ,

自回石褐村快活去了
。

他们都没有立 即把此举同今后的造反行动联系起来
。

那

许多好汉所以落草山林的复杂原因中
,

同样也包含着好汉们对
“

论称分金银
”

那样快活生活的

向往
,

如燕顺对秦明说
: “

权就此间落草
,

论称分金银
,

整套穿衣服
,

不强似受那 大 头 巾 的

气 e’’ 朱贵对朱富说
: “

兄弟
,

你在这里卖酒
,

也不济事
。

不如带领老小
,

跟我上山
,

一发入了

伙
,

论称分金银
,

换套穿衣服
,

却不快活? ”

他们打家劫舍的一个主要 目标
,

也是劫夺金银
。

那晃盖刚坐上第一把交椅
,

即刻派 人下山劫夺了过路商人的
“

二十余辆车子金银财物
。 ”

山寨

内部的财物分配
,

又以金银为主要内容
,

且多数为头领所 占
。

如桃花 山寨头领周通把劫夺来

的金银缎匹分作三分
,

他和另一个头领李忠就各得一分
,

而数百小哄罗才仅仅得到一分
。

凡

此种种说明
,

梁山英雄虽不是拜金主义者
,

但也不能完全脱
“

俗
” ,

他们人生目的的一个内容

也是追求金银
,

他们的理想蒙上一层
`

金
”

光
“

银
”

光 !

第二
,

梁山好汉在 日常生活里是不忘积聚金银的
。

且不说他们招安之后
,

多次接受朝廷

的金银赏赐
,

单是在各项 日常活动 中
,

也是把金银记在心间的
。

邹渊答应与孙二娘聚义时
,

首先想到的是回登云山寨里
“

收拾金银
” ; 孙立等人杀入毛太公庄

,

第一个举动就是
“

去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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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搜检得十数包金银财宝
”

;梁山大军攻入青州城
,

便把
“

府库金 帛
”

装 了车运走
; 卢俊义破了

大名府
,

先奔到家中
, “

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财宝
”

装车运往梁山
;
张顺报仇雪恨

,

把张旺

捆缚起来扔到江里后
,

不忘
“

就船 内搜出前 日金子
,

并零碎银两
,

都收拾包裹里
” ;
燕青决定

退居山野
,

似有充当世外桃源人意味
,

却依然意识到金银对人之生活的好处与价值
,

在起程

之际
“

收拾 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
” 。

即使那些最富有传奇色彩
、

叱咤风云的英雄
,

对金银也是
“

有感情的
” 。

鲁智深从桃花山
“

滚将
”

下去之前
, “

粗中有细
”

地
“

拿 了桌上金银酒器都踏匾了
,

拴在包裹
” ,

他当然懂得金银可以换来大碗酒喝
,

换来快活
。

武松在去投案 自首之际
,

记得嘱

托邻舍把家中物件换些银两
, “

作随衙用度之资
” 。

做了张都监的所谓
“

亲随体已人
”

后
,

他即

想到买个柳藤箱子
,

把
“

外人俱送些金银
” ,

都锁在箱子里
。

在鸳鸯楼复仇之后
,

他
“

把桌子
_

上器皿踏匾了
,

揣几件在怀里
。 ”

最后
,

他接受了十万贯赐钱
,

当了和尚
,

以终天年
。

可见
,

英雄们既追求
“

论称分金银
”

的至高理想
,

又绝不轻视
“

零碎银子
”

—
这是换一碗酒吃所必需

的呀 !

第三
,

金银是构成四海豪杰逼上梁山的一个因素
。

我们常说
“

官逼民反
” ,

这是很对的
。

但细加分析
,

这
“

逼
”

字的内涵是异常丰富多样的
,

且总是最终落到经济原因上来的
。

林冲本

来是比较富裕殷实的军官
,

由于高依政治上的陷害
,

逼得他家破人亡
,

最后忍无可忍在山神

庙前手刃 了仇人
。

但是
,

报仇雪恨之后
,

又往那里去呢 ? 且不说官府追捕
,

单就身边没有银

两
,

生活也 已经无依无靠无着落了
,

所以只好落草了
。

那些战败归降的朝廷武官们
,

大都也

只有落草梁山才有生路
,

否则
,

单就战败被俘这一条
,

就会丢了官位
,

丢 了生计
,

基本生活

也无着落
。

至于出身低微的人
,

则多是直接 出于经济原因
,

如燕顺
、

吕方
、

郭盛
、

朱贵
、

石

秀等
,

都是因为做买卖消折了本钱
,

身旁无银两
,

才被迫挺而走险的
。

第四
,

某些好汉的所谓
“

仗义疏财
”

是有条件的
。 “

最恨奸谋欺白日
,

独持义气薄黄金
” 。

比起封建统治者的拜金主义
,

梁山好汉当然可 以说是
“

薄黄金
”

的
。

书中描写了宋江
、

柴进等

人
“

仗义疏财
”

的言行
,

并以此作为崇高道德标准
,

加 以尽情歌颂
; 不少《水浒》评论文章也是

予 以热烈赞扬的
。

其实
,

这是不妥当的
。

宋江
、

柴进等人虽然也有
“

济人贫苦
,

躺人之急
”

的

一些表现
,

如宋江以银子接济说唱女娘等
.

但我们切切不能把他们的所谓
“

仗义疏财
”

看得太

纯净
、

太高尚了
。

因为他们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施行
“

义
”

的
,

也并非是随便
“

疏财
”

的
,

更不是

没有个人 目的的
。

他们仗义疏财的对象
,

多是市井细民
、

来往客商和四方好汉
,

如作品具体

写到接受宋江施舍金银的十七人中
,

便无一农民
。

柴进也是这样
。

他们是地主
,

金银是从农

民身上榨取来的
,

他们是不会再去周济农民的
。

他们在
“

撒漫
”

银子时
,

也往往抱有个人目

的
,

如轻财好施 以笼络人心
,

用银子结交四海好汉以沽名钓誉
,

还有诸如拉拢
“

私人感情
” 、

培植个人势力等等
。

所以我们对
“

仗义疏财
”

应作具体分析
,

不要一味赞扬
,

也不宜一概否

定
。

金银描写折射出人物个性色彩

在金银的绘声绘色中
,

《水浒》作者 自如驾驭各种技巧
.

融进 自己的才智
,

使人物形象的

独特个性色彩
,

在金银描写 的艺术聚光灯照耀下
,

得以廓大
、

突现
。

首先
,

借助金银描写
,

来构成鲜明的人物对比
,

使人物个性
“

相互映照
,

相得益彰
” 。

这

有时是通过人物对金银财宝的不同态度与反应的对比描写
,

来显示殊异个性
。

林冲
、

宋江
、

武松都当过
“

犯人
” ,

都在牢城营中生活过
,

但他们对所谓
“

人情银子
”

的态度却很不一样
: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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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是被差拨骂了之后才送了上去的
,

宋江是主动送上去的
,

武松则硬顶不送
。

这不同表现反

映了人物不同的思想性格
:

林冲原是
“

八十万禁军教头
” ,

地位显耀 生活优厚
。

他 骤 然 被 害

沦为
“

罪犯
” ,

那里晓得牢城营规矩
,

也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准备
,

因此差拨来了
,

不懂得及时

送上人情银子
。

受了差拨的痛骂
,

心里不满
,

还是委曲求全地把银子送 了上去
。

这是因为他

幻想尽快了结官司
,

以便家人重新团聚
。

由此充分体现 了林冲当时逆来顺受的思想个性
。

宋

江本是官府押司
, “

刀笔精通
,

吏道纯熟
” ,

他深知官场的黑暗
、

牢城营的积弊
,

又颇有家产
,

平日
“

挥金如土
” ,

对面临的局势也早有周密谋划
,

因而差拨一到便主动把银子送了上去
,

且

能应对自如
,

游刃有余
。

宋江的权谋圆滑由此窥见一斑
。

武松呢 ? 是敢于反抗压迫的硬汉
,

历来
“

吃软不吃硬
” ,

那囚徒的忠告以及对牢狱可怕刑罚的描述
,

反而激起了武松的对抗情绪
,

他想好 了
“

文来文对
,

武来武对
” ,

因而当差拨来了时
,

他不但不送银两
,

且称
“

老爷
” ,

威胁

差拨
: “

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 ! 金银有些
,

留了自买酒吃
” 。

就这样
,

仅就
“

人情银两
”

的细节

对比
,

便强烈渲染出了三个人的不 同思想个性及生活经历
。

再如
,

第三回鲁达
、

李忠
、

史进

拿银两资助金老父女的举止对比描写
,

亦十分精萃
。

史进
“

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
” ; 李

忠只
“

摸
”

出二两银子
,

鲁达嫌他
“

不爽利
” ,

生气地又
“

丢
”

还李忠
。

就这拿银子的
“

取
” 、 “

摸
” 、

“

丢
”

的动作对比
,

不仅突出了史进的慷慨解囊
、

鲁达的豪爽坦率
、

李忠的 自私吝音
,

而且也

隐含了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感情
。

有的借助金银写
“

自衬
” ,

即描写由于金银所引起的同一人物的前后行动对比
。

如沧州牢

城营里的那个差拨
,

不见林冲把银两拿出来
,

就变了面皮
,

大骂林冲是
“

贼配军
” ,

诅咒林冲
“

满脸都是饿文
,

一世也不发迹代
,

是
“

打不死
、

拷不杀的顽囚 !’’ 但当林冲送去五两银子后
,

却立即堆上笑容
,

换了另副腔调恭维地说
: “

林教头
,

我也闻你的好名字
,

端的是个好男子 !

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
。

虽然 目下暂时受苦
,

久后必然发迹
。

据你的大名
,

这表人物
,

必不是

等闲之人
,

久后必做大官
。 ”

在这里
,

作者只是直叙差拨的两段话
,

不作其他描绘
,

但我们透

过这话语
,

仿佛看到了差拨那变色龙似的市侩相
,

其语意之势利足以使人惊心破胆
,

其情态

之卑劣令人恶心呕吐
,

由此也使人感到人间之冷暖
,

世态之炎凉
,

这便是巧借金银写
“

自衬
”

的独特魅力
。

通过金银描写来构成人物不同行动 目的的对比
,

亦是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艺术手段
。

让我

们先来看看金圣叹对
“

王婆贪贿说风情
”

的一段评点
; “

通篇写西门爱奸
,

却又处处插入虔婆爱

钞
,

描画小人共为一事
,

而各为其私
,

真乃可丑可笑
。 ” “

共为一事
”

者
,

合力勾搭潘金莲以成

奸情
; “

各为其私
”

者
,

便是不 同行动 目的的对 比
,

即一个爱好
,

一个为钞
。

而在引文叙事

中
,

又以王婆爱钞为事态变化的
“

动因
” ,

所 以那
“

银子
”

描写贯串始末
,

产生了诸如王婆
“

一

两银子便看你
,

五两银子便猜你
,

十两银子便与你说出五件事
、

十分光来
”

的许多生动描绘
。

即使在看似闲言碎语的人物对话中
,

也能有力突出人物的不同 目的用心
。

例如
,

西门庆贪色
,

也看透王婆贪财
,

为求取王婆撮合
,

便以金银 去引诱王婆
,

一会拿出一两银子
,

说
: “

王干娘
,

我少你多少茶钱?
” “

我问你梅汤
,

你却说做媒?
”

一会说
: `

我有一件心上的事
,

干娘若猜的着

时
,

输与你五两银子
” ,

那言语中烧着色情欲火
; 王婆贪银两

,

甘愿引绳牵线
,

借以进行勒

索
,

因而说话围绕
“

银两
”

转
,

字字落到
“

银两
”

上
: “

大官人
,

休怪老身直言
:

但凡握光最难
,

十分光时
,

使钱到九分九厘
,

也有难成就处
。

我知你从来铿吝
,

不肯胡乱便使钱
。

只这一件

打搅
。 ”

这言语中则发散着铜臭味
。

不难看出
,

如此借助金银描写来构置人物行动 目的的对比
,

不仅渲染出了
“

爱钞者
”

的丑恶灵魂
,

而且活现 了
`

贪色者
”

的淫秽嘴脸
,

正有
“

色色入画
”

之妙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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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采用反复重叠手法
,

连续描绘人物对金银的色色姿态和种种表现
,

让金银折射出

人物的独特个性色彩
。

如李逛的出场描写
,

就巧用了层层递进的金银描写
,

来强烈突现李逛

性格
。

李违出场伊始
,

便对刚刚结识的宋江撒谎
,

说什么他要借些碎银子去赎一锭大银子
。

这是借
“

骗银子
”

写李遴的
“

使乖
” ,

并由此产生李速新的行动动机
: “

且将去赌一赌
,

倘或赢得

几贯钱来
,

请他一请也好看
” 。

于是 由
“

十两银子
”

引入了对人物性格的进 一步揭示
,

即写李

建的
“

赖赌
”

和抢银子
。

李逢虽
“

好赌
” ,

却只是个粗笨的赌徒
,

两次
“

博个叉
” ,

便把十两银子

输了个精光
。

怎么办 ? 李速借钱不成
,

公然宣称
: “

老爷闲常赌直
,

今 日权且不直一遍
” .

竟

大打出手夺 了人家的银子就走
。

这是借
“

抢银子
”

等来表现李遗粗直中的
“

不直
”

和鲁蛮
。

从以

上描述中可 以看出
,

作者在运用银子塑造性格时
,

成功地采用了引人入胜的
“

反衬
”

法
,

即

描写了看似 同人物性格相背离的行动
,

来映照人物的正面性格
,

因而大大增强了美学的愉悦

感
。

这正如金圣叹所说
: “

写李速粗直不难
,

莫难于写粗直人处处使乖说谎也
。 ”

(《水浒传会评

本》六九三页 )李透这一系列
“

不直
”

表现
,

不是流氓无赖的恶作剧
,

而是因为要
“

相请宋哥哥
” ,

又没银两一时
“

喉急了
,

时下做出了这些不直来
。 ”

于是
,

这不直
,

益发显得
“

直
”

得可爱
。

这

就是用相反的表象去反衬正面的性格本质特征
。

但是
,

如果引文到此止笔
,

那银 子 唤 起 的
“

层层波澜
”

并未完全尽趣
,

李逛性格特征的揭示
,

亦尚欠火候
。

所以
,

作者又把笔墨放到银

子上
,

描写李边在抢了银子往 回走时
,

被戴宗喝住了
:

他
“

惶恐满面
” ,

承认 自己
“

输
”

了银

子
,

承认 自己
“

不直
”

行为
,

当宋江让李速把抢来的银子还给小张 乙时
,

这条大汉竟象做错了

事的孩子
,

把银子
“

从布衫兜里取出来
,

都递在宋江手里
” ,

这一笔
,

把李遴对宋江的尊崇感

情渲染得很实在
,

很可爱
,

且折射出李逸终究是率直憨厚的个性色彩
。

如果说
,

作者在运用金银描写来表现李逛性格时
, “

金银
”

只是作为
“

媒介
” ,

而没有化

作人物的灵魂
; 那么

,

作者运用连续重复的金银描写来突出宋江思想个性时
,

金银就不只是
“

媒介
” ,

而 且已经融化在人物的灵魂血液里
,

成为人物思想风貌的一个特征
,

待人处事的一

项手段
,

社会斗争的一种武器
,

因而金银描写
,

不仅与性格刻画
“

贴
”

得更紧
,

而且更富魅

力
、

更有深度
。

我们甚至可以说
,

那有关金银描写的章节
,

成了蕴籍深厚
、

文彩斐然的
“

金

银篇
” 。

且看第三十七回运用金银描写活现宋江个性特征所展现出来的生动情景
:

此 回主 要

写宋江在揭阳镇的一段奇遇
,

集中刻画宋江富于权术和圆滑机变的个性特征
。

整个回目叙述

娓娓动听
,

描写趣味津津
,

人物性格活灵活现
,

这便是以银钱来臻其艺术佳效的
。

比如说
,

此回着力写宋江的
“

以银子结人
” 。

作者在此 回早中
,

就有九次写到宋江的
“

使银撒漫
” ,

有数

可查的
,

就花 了四十多两银子
,

分别赠送或贿赂薛永
、

梢公
、

公人
、

差拨
、

管营等人
。

其实
,

何止
“

结人
” ,

几乎在一切场合中
,

宋江都是精于指挥
、

出动
“

银子兵
”

的
。

借宿不忘预先声明
“

依例拜纳房金
” ,

在官场衙门的
“

使银
”

伎俩
,

宋江显得更为运用如 自
,

纯熟圆转
。

刚到江

州
,

即
“

取三两来银子
,

与了江州府公人
“ ,

于是使得公人
“

先去对管营差拨处
,

替宋江说了

方便
。 ”

宋江更深晓
“

官府里菩萨都得拜
”

的道理
,

在差拨到来时
,

马上主动送上
“

十两银子
” ,

“

管营处又自加倍送十两并人事
” ,

就是其他
“

下人
” ,

也
“

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
。 ”

因此
,

换来
“

无一个不欢喜宋江
”

的佳效
,

且得免于受刑的皮 肉之苦
。

由此可见
,

宋江吏道的精熟和

机变的权术
。

即使在最危急时刻
,

宋江也决不会淡忘银子的价值与威力
,

这是因为
“

金银
”

已化

作他思想灵魂的一部分
,

在待人
、

结交
、

处事
、

求吉
、

化凶
、

避险中
,

他都会下意识地联想

起金银
。

例如
,

他要梢公摆渡
,

说的是
“

俺与你几两银子
” ,

这虽是在急时相求中卖弄银子
,

但话语得体有分寸
,

只许以
“

几两银子
”

罢了
。

当穆家追兵赶来
,

并呼喊
“

快摇船拢来
”

时
,

情

势比前更急了
, “

救人
”

的价格似乎应抬高些了
,

于是满脑子金银观念的宋江
,

脱口对梢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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遒
:“

却是不要拢船
,

我们自多谢你些银子
” 。

很显然
,

许 以梢公的银两比前多了
。

到了梢公要

杀人害命的危险时刻
,

宋江惶恐之中依然不忘
“

期求
”

金银
“

救命
”

— 也即是以尽数交出金银

为条件
,

哀求梢公饶命
。

可以看 出
,

作者不仅借助金银的描写来渲染宋江的个性
,

而 且 把
布

金银
”

融化在人物的思想中
,

使之成为人物思想性格的一个特征
,

进而描绘由此特征滋生出

来的活脱鲜亮的人物言行和生活场景
。

金银为人们所爱
,

金银是人们追逐的一个 目标
。

所以
,

金银描写常常用来作为引起矛盾

冲突的一个动因和激化剂
,

并进而在斗争中显露人物的思想风貌
。

俗话说
:

一文钱也能憋死

个英雄
。

从作品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往往就为几两银子
,

骤然掀起洪波大浪
,

直至大打出手
,

人物个性的刻画也就寓在其中了
。

杨志失陷生辰纲
,

破灭了升官发财的迷梦
,

就在闷闷不乐

走下黄泥冈后
,

又饥又渴
,

身上无分银
,

于是被迫陷入了吃酒赖帐的窘地
,

这对高傲骄横的

杨志来说
,

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
。

但杨志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固有本性
:

当店主赶去要钱时
,

“

被杨志一拳打翻了
” ,

当庄客又来赶时
,

杨志竟顿起杀机
,

以为
“

结果了这厮一个
,

那厮们都

不敢追来
。 ”

可见
,

杨志虽处逆境
,

但那心狠毒辣的性格
,

依然如故
。

再如
,

雷横到勾栏里听

唱
,

忘了带赏钱
,

虽然他 向女艺人白秀英解释
: “

我赏你三五两银子
,

也不打紧
,

却恨今 日忘

记带来
” ,

但对方反唇相讥
: “

官人今 日见一文也无
,

提甚三五两银子
” ,

白玉乔甚至痛骂雷横

是
“

驴筋头
” ,

结果
,

为几两赏银
,

矛盾愈演愈烈
,

直至导致了
“

雷横枷打 白秀英
” ,

由此充分

反映出雷横的暴躁
,

白秀英的撒拨
,

白玉乔的刻薄和仗势凌人
。

以银子为
“

关目
”

的情节波澜

金银描写在《水浒》情节结构中的独特作用
,

亦是十分显著的
。

金圣叹在论述此一问题时

就有诸如
“

以银子为之张本
” 、 “

一篇之眼
” 、 “

于银子三致意焉
” 、 “

十三可叹也
”

等评点
。

可以

说
, 《水浒》作者擅长于把握和运用金银的固有特性及其美感作用

,

把金银描写织入作品整体

艺术构思中
,

使之成为丰富情节的因素
,

严密结构的纽带
,

故事发展的动力
。

某些金银描写是事变的因由和情节的发端
,

起到了促使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的作用
。

第

二十回写到
,

晃盖等梁山英雄为感激宋江当初的救命之恩
,

派刘唐带百两黄金前去郸城县向

宋江致谢
。

可是宋江仅仅取了百两黄金中的一条金子
,

由此产生一场风波
。

原来就在收到刘

唐金银书信的当天
,

宋江被阎婆死拉硬扯到了住处
,

由于受到婆惜的冷淡
,

宋江受了一肚子

气
,

以致次 日清晨走得急
,

忘了带走招文袋
。

结果
,

婆惜从招文袭里的刘唐书信中
,

发现了

宋江
“

私通
”

梁山的秘密
,

于是威胁要挟宋江
。

本来宋江是想委 曲求全
、

息事宁人的
。

可是也

巧得很
,

宋江不受梁 山赠送的百两黄金
,

而婆惜偏偏要宋江当场交出那百两金子
。

宋江越加

解释
,

婆惜越是不信
。

最后
,

宋江一怒之下动了刀 子才算解决矛盾
,

— 但事态也因而扩大

了
。

可见
,

这
“

百两黄金
”

成了
“

怒杀婆惜
”

事变的起因和情节的发端
。

再如
, “

船火儿大闹得

阳江
”

一节中那
“

节节生奇
,

层层追险
”

的一连串戏剧性情节
,

便起因于宋江
“

不合将五两银 子

贵发了那个教师 ,’( 薛永 )
,

因为此举触犯了穆氏兄弟
,

进而滋生出使人惊叹不止的事件来
。

有些金银描写
,

灵活多变
,

是贯穿情节的
“

链条
” ,

组织结构的
“

媒介
” ,

引起突转的
“

关

目
” ,

它使情节此呼彼应
,

浑然一体
,

产生了引人入胜
、

跌宕起伏的曲折性
。

如西门庆一伙

毒死武大
,

为使何九叔在硷武大尸首时
, “

凡百事周全
,

一床锦被遮盖则个
,

别无多言
” ,

西

门庆
“

去袖子里摸出一锭十两银子
” ,

加以贿赂
。

可是精细圆滑的何九叔
,

并不轻易就范
,

而

是安排了一条应付不测的后路
:

偷
“

拿了两块骨头
,

和这十两银子收着
,

便是个老大证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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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
“

十两银子
”

暂时隐伏了下来
,

在暗处开始充当了贯穿情节的
“

链条
” 。

果然
,

武松出差归

来
,

决心为屈死的哥哥伸冤
。

在审问何九叔时
,

武松那烈火狂飘般的气势
,

逼使对方交出袋

儿
,

出示了那
“

一锭十两银子
” ,

且交待了事情经过
。

武松当即
“

藏了骨头
、

银子
” 。

于是情节

又推进一步
,

武松带着那
“

两块酥黑骨头
、

十两银子
”

等
,

前去告状
。

但受了贿赂的知县驳回

原告
。

武松无奈
“

收了银子和骨殖
,

再付与何九叔收了
” ,

决心以 己之力进行复仇
。

可以看出
,

那
“

十两银子
”

从西门庆拿了出来
,

到武松再付与何九叔
,

几经反复转手
,

每次转手都使前后

情节勾联与贯穿起来
。

金银描写
,

还能巧妙地充当情节突转的
“

关 目
” 。

例如晃盖等七人劫取
“

生辰纲
”

不久
,

官

兵们就在白胜家里
, “

就地下取 出一包金银
” ,

于是 白胜被捕
,

生辰纲事发
,

晃盖等七人成为

了在逃
“

罪犯
” ,

情节发生了逆转
。

又如
,

张都监以
“

银酒器皿
”

栽脏陷害武松
,

当武松见到那
“

约有一二百两赃物
”

时
, “

也 自目睁 口呆
,

只叫得屈
。 ”

于是
,

他便从张都监那虚假的
“

座上

客
” ,

沦为
“

阶下囚
” 。

这种以金银描写为
“

关目
”

的情节
“

突转
” ,

往往使故事带有动人的曲折

性
。

如有白胜
“

一包金银
”

的被发现
,

才有晃盖等的被缉捕
,

并进而引出
“

宋公明私放晃天王
”

的故事来
。

有武松的被栽赃陷害
,

才有武松的觉醒和
“

挺而走险
”

的决心
,

并进而激发起大闹

飞云浦
、

血溅鸳鸯楼等一连 串惊心动魄的曲折情节
。

由于金银的 巨大价值和世人对金银的顶礼膜拜
,

于是常常由金银滋生出预想不到的人间

悲喜剧
,

这给作品情节带来令人赏心悦 目的特殊情趣韵味
。

第六十二回写到
,

李固为加害卢

俊义
,

拿出
“

五十两蒜条金
” ,

贿赂两院押狱蔡福
,

要他
“

今夜晚间
,

只要光前绝后
” ,

结果卢

的性命
。

但蔡福嫌少
,

经一番讨价还价
,

最后蔡福收下了金子五百两
。

可是
,

当蔡福心满意

足刚刚走进了家门时
,

便撞着一个不速之客— 柴进
,

使他吃了一惊
。

这个柴进同李固一样

都是
“

引贿者
” ,

但引贿 目的却好比针尖对麦芒
,

恰似水火不相容
:

李固借蔡福之手
,

要卢俊

义死 ; 柴进借蔡福之手
,

要卢俊义活
。

这
“

死
”

与
“

活
”

的请求本来是无法兼而照顾起来的
,

然

而熟知官场荫私
,

精于仕途经济的蔡福
,

把双方的贿赂黄金都收了下来
,

在权衡一番利害之

后
,

把
“

死
”

与
“

活
”

的天平重心移到了
“

活
”

的一边
,

想法周全卢俊义性命
; 对李固则婉言推

托
,

虚与周旋
。

如此驾驭巧合的情节
,

处理对峙的局面
,

不仅使处在矛盾夹缝里的蔡福形象
,

显得鲜明生动
,

而且使读者在情节的巧合
、

对立
、

联系和统一中
,

领略到一种美的愉悦和情

趣
。

那脍炙人 口的第九回
,

更是 以金银为关目
,

娓娓铺叙的悲喜剧
。

金圣叹在此 回 评 点 中

说
: “

此一回中又于正文之外
,

旁作余文
,

则于银子 三致意焉
。 ”

在这里
,

金氏指出此回中的余

文多 以银子致意生趣
,

并具体分析了作者写银子的
“

十三可叹
”

之处
。

比方说
,

这个回目共展

开描写了三个生活场景
,

每个场景都 以银子
“

致意
” .

都富有戏剧性
,

都荡漾出趣味横生的韵

味
。

第一场景
,

写林冲在野猪林
, “

泪如雨 下
” 、

束 手待毙之际
,

突然响起雷鸣也似吼声
,

杀

出了鲁智深
,

把林冲从死神手中救了出来
,

使读者情绪从大悲转为大喜
。

而那耀武扬威的薛

霸
、

董超
,

则成了可笑的惊 弓之鸟
。

就在这特定环境里
,

作者腾出手来
,

写了这两个公差那
“

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
,

着陆谦自去寻这和尚便 了
”

的一段心理活动
,

突现他们的卑劣
,

使人

发出挪榆的嘲笑声
,

又写了鲁智深的慷慨解囊
,

使读者对鲁智深顿生崇敬之情
。

第二场景
,

写
“

林冲棒打洪教头
” ,

其戏剧性为人们熟知
,

自不必赘叙
。

但作者细致描写那
“

二十五两一

锭大银
”

所隐蓄的艺术匠心
,

似还没引起人们重视
,

倒是值得一说
:

柴进这
“

权为利物
”

的银

子
,

是在什么情况下拿出来的呢 ? 开始
,

林冲是带枷与洪教头交手的
,

在
“

使了四五合棒
”

时
,

林冲突然跳出圈外
,

说
: “

小人只多这具枷
,

因此
,

权当输 了
。 ”

此刻
,

柴进才感到
“

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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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计较
” ,

以十两银子换得公差为林冲开枷
,

并让两位教师
“

再试一棒
” 。

就在此刻
,

柴进才

取出
“

一锭银来
,

重二十五两
” ,

作为比试胜者的利物
。

这是为了助兴
,

也是为了奖赏林冲
,

因为柴进已经粗粗领略了林冲的本事
。

在林冲不愿尽力而为又带着枷的情况下
,

洪教头尚且

无法取胜
,

若是林 冲开了枷
,

洪教头又如何对付 ? 那么
,

怎样使林冲把出真本事呢 ? 柴进以

宏宏大度的言语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去解除林冲的思想顾虑 ; 又采取了
“

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
”

的举动
,

去刺激洪教头
。

因为这对于虚张声势又急于争得银子的洪教头来说
,

犹如干柴火上

浇了油
,

那好胜之心就更为火烧火燎了
,

也就容易因急功夺利而分散注意力
,

乱了阵脚
。

柴

进此番用心和
“

暗示
” ,

林冲是神会心领的
,

如他所想
: “

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
” 。

既然如

此
,

林冲当然愿意使出真本事了
,

而这正是爱惜天下豪杰的柴进所期待的
。

所 以
,

在林冲把

洪教头打得
“

扑地倒 了
”

时
, “

柴进大喜
” ,

并
“

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送与林冲
” ,

一个
“

捧
”

字

写尽了柴进敬慕英雄的情怀
。

此中艺术匠心
,

金氏作了精辟论述
: “

洪教头之败也
,

大官人实

以二十五两乱之
,

七可叹也
:

银之所在
,

名誉身份都不复惜也
。

柴林之握别也
,

又捧出二十

五两一锭大银
,

八可叹也
:

虽圣贤豪杰
,

心事如青天白日
,

亦必 以此将其爱敬
,

设若无之
,

便若冷淡之甚也
。 ”

(《水浒传会评本》 , 1 88 页 )第三个生活场景
,

是写林冲在牢城营的
“

奇遇
” ,

突出刻绘了差拨见钱眼开的丑恶嘴脸
。

这三个生活场景
,

全都借助
“

金银
”

描写
,

去形成
“

涟

漪不绝
”

的情节波澜
,

唤起读者意味横生的美学情趣
,

无疑这是金银描写给作品所带来的戏剧

性效果
。

《水浒 》的艺术实践启迪我们
,

那具有鲜艳色泽和诸多职能的金银
,

一旦被名师巨匠引入

作品里
,

就会放射耀眼的光芒
,

产生动人的魅力
。

但是
,

要使金银描写笔下生花
,

摄魂揪魄
,

不经历一番艰苦实践
,

不具备孜孜 以求的匠心独运
,

那是断然难以奏其功效
、

成其华章的
。

让我们如同欣赏和喜爱现实生活里的金银那样
,

抱着浓厚的兴趣
,

去探究金银的表现课题
,

去领略金银描写范例的经验
,

以求得艺术的启迪与教益
。

(上接 1 1 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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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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